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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是我说你》主人公身上有着作者本人深深的印记。
作者以石康式的调侃、王朔式的幽默，以浓浓的京味，写出了一个北京女孩从大学走向社会后在情感
、爱情、交友、工作等方面的迷茫与执着，并描写出了一幅幅生动的北京新生代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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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羽，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当过记者，做过编剧，作品有：小说《半张脸》、《愿者服输》、
《圈里圈外》、《遍地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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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知道，在外人的眼里我是个SB，我不知道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外人眼里的SB。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让我毫无半点心思去反思一下我目前的生活。
　　我的生活最近显得很狼狈，你看，外面的阳光多好，蓝天，绿草，花朵一样招展在马路上的姑娘
，无疑春天已经来了，而我还穿着那件从买来以后就没进过洗衣机的纯黑色的羽绒服坐在小区楼底下
脏了吧唧的长椅子上抽烟，仿佛我刚进城。
　　我已经很久没抽过柔和型的七星了，大概有三四个月了吧。
三四个月以前，蚊子跑到我的家里来，抽着我新买的一条七星，只抽了两口，她便咳嗽不止，皱着眉
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充满忧郁地问我：“张元儿，你这烟里裹的别不是柴火吧？
”说完了，她极认真地撕开一支烟去检查了一通，再看我的时候一脸便秘的表情。
那条烟我抽都没抽，等蚊子一走我转脸就给楼底下收发室老头送去了，那老头抽了半辈子大重九，嘬
了一口我买的七星之后精神大振，“好抽，真好抽。
”伴随着他的眉开眼笑，我只见他的唇齿之间浓烟滚滚。
我打定了主意，从此与小区门口那个香烟批发小贩一刀两断，往北走了两站地，在一个门口贴着“假
一罚十”招牌的小店里一口气买了五条七星，不为别的，我就冲着店主的实在劲儿，这年头哪个做小
买卖的敢对顾客有这承诺！
然而教训总是残酷并且带血的，新买的那五条七星无一例外地趟在了收发室老头的抽屉里，他乐得一
连三天合不拢嘴。
　　从此，我抽上了中南海（一种香烟的牌子），虽然价钱和口感都跟七星差不多，但毕竟不是进口
烟，让我抽起来精神上有一些失落。
　　周末的时候，蚊子和我去逛双安商场，过天桥的时候我看见有个人在卖光盘，那是个下岗职工模
样的中年男子，留着两撇胡子，神情有些呆滞，他对一个经过他身边的学生模样的男子问道：“要光
盘吗？
”学生模样的男子摇头，看也没看他手里的光盘走开了。
他又对另外一个走过他身边的中年知识分子兜售，问道：“要软件吗？
”知识分子看了他一眼，摆摆手也走了。
等到我跟蚊子走过的时候，我故意躲避着他的眼神，绕了两步，但还是被他追了上来，在我的前面拦
住去路，真诚地问我：“要毛片儿吗？
”我瞪大了眼珠子盯着他看了半　　分钟，大吼了一声“不要！
”　　我觉得我最近有点倒霉。
　　上个星期三晚上，我没在家里做饭吃，到小区门口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米饭和一盘西红柿炒鸡
蛋，结帐的时候我担心晚上写稿子的时候会饿，顺便叫了一份炒面装在饭盒里往回走，刚一出门，看
见两个狗男女从我面前走过，女的很惊讶地对男的说：“哎，这家饭馆不是不管送盒饭吗？
”我强忍着跟踪他们看他们进了哪个门的冲动，低着头回家了，我发誓，自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再
没堵过任何一个锁眼。
　　你看，最近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打击来自我并不熟悉的人们，让我来不及防备
的心灵再一次受伤。
　　我一直也不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在生活战场上被揍得鼻青脸肿的失败者。
　　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在生活的战场上被揍得鼻青脸肿，就像我不得不暂时承认我的确是　　个失
败者一样。
　　蚊子对我说：“作为女人，我认为能挽救你的惟一方法就是学会发骚。
”　　我知道她在放屁，不过我想，作为女人，我至少该留个长头发。
　　是的，我的读者，你已经开始看我的小说并且已经了解了一点点我最近的生活状态，可是如果现
在我不告诉你的话，恐怕你不会想到其实我是一个女的，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　　的喜好叫我女
性，女孩，女青年，女人，等到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你可以叫我妇女。
　　作为一个雌性生物，我感到很幸运，从小一听到雌性这个词，我脑海里马上浮现的是一只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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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并且充满母性，而说到雄性，我在第一时间反映出黑猩猩，暴躁，丑陋，不爱洗澡。
所幸的是，通常我们并不用雌雄来形容男女，否则的话，我将厌烦包括我爸，我爷爷，我老爷，我二
舅在内的一切男性。
　　现在我想跟你说说最近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想我倒霉的开始是从跟梁小舟的感情破裂。
　　梁小舟，男，1973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身高1.79米，体重75公斤，毕业于燕山大学机械系。
　　以上，是梁小舟的基本资料，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更改的关于他本人的说明，至于其他比如
喜好和理想等等，我想，那都是随时可以更改的，不说也罢。
　　这些日子以来我总是不经意地就会想起一九九二年的秋天，在海边的一个城市金色的阳光底下，
一群衣衫褴褛表情呆滞的青年拎着旅行箱或者编织袋，用各色的花布包裹着行李从来自全国各地的乡
村和城市的火车上跳下来，其中的一个又高又瘦，只在背上背着一个大的登山包，不同于其他人那样
茫然的东张西望，他从火车上跳下来之后就找了一个荫凉的地方，把包坐在了屁股底下，拿出随身听
塞到耳朵上，摇头晃脑起来。
　　其实我们坐了同一趟列车，我一直在车厢里看着那个小子美美的在树荫下乘凉，而当我走出车厢
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从四面八方冲过来的一帮热情得有些莫名其妙的学生给包围住了，“哪个学校？
”“是从哪来的？
”“什么专业？
”他们一边放炮仗似的向我发问，一边热情地抓着我的行李，我依稀记得当时我有些愤怒，一边使劲
的跟他们争夺我的行李一边继续用眼睛看着那个小子继续在树荫下摇头摆尾，脸急的通红却一句话也
说不出来，那个小子看着我狼狈的样子，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很明显地幸灾乐祸。
　　那小子就是梁小舟。
　　那天，我很快就被一些大学里的爱出风头事儿妈们带到我们大学的接待站，从我开始注册一直到
我进到自己的宿舍里始终都有让我厌恶的事儿妈帮着我干这干那，现在我想起来，那时我的师兄师姐
们傻得就像现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巡逻的老头老太太们，假装学雷锋的同时试图在新生当中奠定自己的
崇高地位，甚至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个村儿里出来的梳分头长满痤疮满身恶臭的小个子在帮我绑好栓
蚊帐的竹竿之后拍着胸脯跟我说：“我是体育部的干事，学生会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欢迎你来找我，
刚到学校，你千万别想家，别哭鼻子⋯⋯”我现在对那个家伙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那是我惟一见过的一张那么具有考古价值的脸，在没有进化的情况之下，能长得这么像人，真是难
为他了。
总之，我想说的是，大学的第一天这些虚伪的嘴脸真叫我恶心，因为那些被我所记住的大学里的脸庞
在入学的第二天，我鼓起勇气去跟他们打声招呼的时候，他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愕然和不可思议，仿
佛我是个神经病。
　　倒是梁小舟，这个对我幸灾乐祸的家伙，忽然有一天在我去餐厅排队打饭的时候，忽然从我的身
后长长的队伍后面蹿了出来，不顾周围那么多的同学给予他“死不要脸”的评价和大批量投向他的白
眼球，仍然顽强地把他手里的三个饭盆和一张饭卡塞到我手里，“嘿，北京的！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知道我也是从北京来的，“北京妞儿，一斤半米饭，菜你随便打，
要有肉！
”我颤颤巍巍地抱着那三个摞在一起的饭盆，那天连盛饭的大师傅都向我抛了不下十个白眼儿。
　　当许多许多年以后，梁小舟已经当上了飞行员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他喊我打饭的那一幕，问他：
“那天你怎么想起来让我给你打饭的？
”　　“我看你跟他SB似的站在那，知道你肯定管。
”梁小舟嘿嘿地坏笑着。
　　“凭什么我就肯定管啊，我那时候知道你是谁呀？
”　　“嘿嘿，第一天在火车站我看见你那小样儿，跟个柴火妞似的，我就觉得你挺可怜，想着以后
罩着你在大学里混，谁叫咱老乡呢。
”　　我想梁小舟说的大概是真话，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像个孩子似的，凭借着自己的感觉做事。
　　梁小舟这个人呐，总的说来心眼好，性子急，损人不用打草稿。
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形容他们系里号称“一脚踹”的一个女生的一句话，他跟我说：“她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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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子光着屁股在后边追我，要是我回一次头，都算我是流氓。
”就连那个女生“一脚踹”的外号也是梁小舟给起的，据说那个女的平常只跟他们班男生来往，梁小
舟他们宿舍还有一个男生专门找那女的给他洗衣服。
每次，那个女生都装作极不情愿的样子，扭捏着，往往都是男生半开玩笑半耍流氓的用脚从后面踢她
的大腿根之后，女生假装羞涩和无可奈何地抱着一大堆脏衣服屁巅巅地跑回宿舍去洗。
　　据说，靓仔总是在“一脚踹”抱着脏衣服很风骚地一转身然后一阵风似的消失之后趴在梁小舟的
耳朵边儿上悄悄地说：“我想强奸她。
”说话的时候呼出来的热气总是惹得梁小舟忍不住笑出来，而每次笑过之后，梁小舟都像首长似的拍
打着靓仔的肩膀说：“有理想！
牛逼！
”　　我曾经多次问过靓仔关于他对“一脚踹”的梦想，被他矢口否认，声称他从来没有对这种屁股
圆滚滚，胸前像堆了两个面团，一见到男的就忍不住发出浪笑的女子产生过任何想法，他只钟情蚊子
那种搓板儿型，我想，这也难怪，靓仔是广州人，从小见惯了南方瘦小的女子，难免有情结。
　　我不记得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靓仔是什么模样，依稀觉得他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爱笑，是
个狡黠的人，他高兴起来的时候说话从来不思索，说得比想得快。
我熟悉了他是因为在我熟悉了梁小舟之后。
梁小舟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学校的处分名单上，有的时候是通报批评，有的时候是记过，记大过，究其
原因，多半是因为打架，梁小舟常常为了靓仔把一些人揍得鼻青脸肿，有一次甚至打断了电子系一个
男生的两根肋骨，因为靓仔这种广东仔的家境相当富裕，又因为靓仔家里的八个孩子当中他有七个姐
姐，他一个人在外面读书，家里人恨不得弄一个连的保姆来照料他。
当得知雇保姆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之后，就给他弄来了大量的现金，那时候我们这些穷学生基本还都没
有存折的时候，靓仔就已经用上了信用卡，他在学校里不是一般的富裕，因此也就招来了各种各样向
他借钱，借东西的老乡和老乡的同学。
也奇怪，靓仔的个子并不矮，虽然瘦，但也还说得过去，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那么惧怕那些向他借钱
的家伙们，一次次地被人欺负，一次次地叫梁小舟压不住火去把别人借走的东西给他要回来，而要回
东西的惟一方式就只有拳头，梁小舟在大学里因为爱揍人而名声大噪，牛逼一时。
　　直到现在，靓仔在梁小舟的面前依旧像个被保护起来的兄弟。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跟梁小舟的感情破裂了，是的，从1992年上大学我们认识开始，到今
年有十年了吧，我觉得我们彼此都耽搁了对方十年的时间，十年就是三千六百多天，如果我们是在十
年之前种下了一棵苹果树的话，到现在得长出一大堆苹果了。
可是我跟梁小舟，在经历了十年的光阴之后，我们都是一无所有。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高中同学方蕾的请柬，她要结婚了，老公是我们的高中　　同学
星光，他们俩人也是从1992年开始谈起恋爱的，我们高中毕业那年，方蕾没能如愿考上北大，她去了
厦门大学读国际贸易，而高中时代同我们关系不错的星光则考上了清华。
他美美的在清华休了四年的医学。
从上大学开始他就频繁的给方蕾写信，1992年我们还都不会上网，甚至没有电脑，而远离北京的方蕾
在每一天都能收到星光寄自北京的信，所以寒假一到，方蕾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做了星光的女友
。
　　我给方蕾准备了一个大红包，先去看了她跟星光的新房，一百八十多平米，装修得有点奢侈。
　　方蕾接过我的红包之后无耻地说道：“像你跟梁小舟这种大地主送红包怎么也得给美元，我可听
说了啊，飞行员现在可都是年薪制，怎么也得三四万美元吧。
”她带个眼镜，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瞪得比眼镜片还大。
　　“你把梁小舟给拆开了卖到星光他们医院得了，看值不值三四万美元。
”我恨不得把手里拿的一个苹果整个塞进方蕾的大嘴巴里。
　　方蕾到厨房去给我做大米粥的时候，星光笑眯眯地从屋里踱出来跟我聊天，他是个安静的大男孩
，也带着一个眼镜，喜欢穿带格子的衬衣。
　　他微笑着跟我说：“张元，咱多长时间没见了，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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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跟我废话，你跟方蕾现在过着小日子能想得起我来？
”　　“不是，不是，我是有个事想跟你说。
”　　“说呗。
”　　星光刚要说，一看见方蕾从厨房出来了，就不言语了。
我觉得纳闷，他们俩之间难道还有什么秘密？
想了想，我指使方蕾，“方蕾，想吃拌黄瓜了。
”　　方蕾进了厨房到冰箱里给我翻黄瓜，出来告诉我，没了。
我说，那你受累到楼下菜市场买点吧。
她极其不情愿地穿上大衣出去买了，走过客厅的时候星光扬起手对着方蕾的大屁股一巴掌打下去，告
诉她：“快点回来啊，别感冒了。
”　　方蕾一走，星光就凑近了跟我说：“张元儿，不是我多事，这回你可有麻烦了。
”　　“什么麻烦，我本人怎么不知道？
”我看着星光一脸的神秘有些错愕。
　　“不是你本人的事，是你们家梁小舟。
”星光的脸不由自主的凑到我耳朵边上，马上又反应过来方蕾不在屋里，把距离拉开了，“我们医院
新分来一个实习医生，跟着我，前儿我们一块出去吃饭，她非要掏钱，她掏钱的时候我正好看见她钱
包里的照片，跟个男的搂着在公园里照的，那男的是你们家梁小舟⋯⋯”他终于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了
似的，长舒了口气，“我都没敢跟方蕾说，跟她一说，她一准儿跟个炮仗似的炸了，非得上我们单位
找那实习医生不行。
”　　星光的话我听着都新鲜，梁小舟成天跟个苍蝇似的天马行空的那么飞来飞去还有功夫泡妞儿！
心里这么想，我却没说出来，还一个劲儿地跟星光致谢。
　　那天从星光家回去，我给梁小舟打了一个电话，他刚飞完了墨尔本的航班，正准备回家，他问我
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就是听说你嗅了一个蜂蜜，还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梁小舟说既然你都知道
了，看来我也只有坦白这一条路了。
梁小舟的语气逗得我哈哈直笑，我说你快别磨蹭了，早点开完了会，早点回家，晚上我给你做排骨，
红烧的。
　　梁小舟嘴里答应着，放了电话，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排骨凉了，米饭也让我给做糊了。
　　还像往常一样，梁小舟每次飞墨尔本回来都带个毛绒的考拉，他从来不像其他的飞行员总能从国
外的机场免税店里带回香水，化妆品和时装等等，他说那些东西合适送给水一样妖娆的女子，放到我
这里就等于被打进了冷宫，如果不能物尽其用就是浪费，浪费可耻。
他每次都说得义愤填膺。
其实我喜欢香水，每次出门之前我都会喷洒一些在衣服上，我总觉得陌生人会对带香味儿的女子产生
好感，梳妆台上那瓶从法国买来的古瓷香水是靓仔送给我的，刚买回来的时候他还遭到了梁小舟的一
通嘲讽：“靓仔，没你这么浪费资源的，给她送香水？
”接下去的话梁小舟没敢说，因为我已经伸出了拳头，只等他把话说完，看见我的架势，他对这靓仔
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去看足球了。
　　这瓶香水我用了很久了，因为我单独出门的机会并不多，梁小舟在的时候我从来不用，究其原因
，恐怕是因为我在梁小舟面前一贯的自信。
　　从墨尔本回来之后，梁小舟有两天的假期，这两天里我因为忙着给一家出版公司赶稿子把自己关
在小屋里守着电脑，偶尔出来透口气，在客厅里喝一杯咖啡或者看会电视的空隙里，我发现梁小舟都
在卧室里整理东西，他把所有他喜欢的衣服和心爱的小玩意儿都归置在了一起，随时准备去远行似的
。
我透过虚掩的门看着他不知疲倦的在那鼓捣，我忽然就有了一种预感，看来这小子要单飞了。
　　第二天的傍晚，靓仔来了，看见梁小舟忙碌的背影，他大吼了一声：“哥们，你这是要闹独立呀
！
”梁小舟一脸悲壮地拍打着靓仔的肩膀：“兄弟，我想通了。
”靓仔一拳头打在梁小舟胸口的地方：“敢做梦总是好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是我说你>>

”　　靓仔是梁小舟他们宿舍第一个百万富翁，他和他的一个亲戚合伙开了一个文化公司，想请我抽
空去给他盯着点，这小子刚当上了一家加拿大通信公司的副总，在技术方面是公司的“大拿”，赚钱
的心思重得很。
他酷爱表演艺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削尖了脑袋想混到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里，未果。
　　我已经两天没洗澡了，趁着他跟梁小舟瞎白活的空隙，我去冲了个澡。
回来的时候，他正跟梁小舟压低了嗓门商量着什么重大的事情，看见我，他忽然高声地大笑起来：“
别逗了你，想换工作，太难了，你还是踏实的当你的飞行员算了！
”他拍打着梁小舟的肩膀，继而又转向我：“张元，梁小舟最近的思想波动很大，他居然想换工作，
我正做他的思想工作呢，真是没事找事，你换什么换呐？
都干了这么多年了，你就舍得？
舍得离开⋯⋯离开工作岗位？
不是我说你呀梁小舟，你这一换，什么都没了，一切从零开始，搞不好你还是要回来的！
回到你现在的岗位，真的，不是我说你⋯⋯”靓仔语重心长地开导梁小舟，梁小舟面带笑容，一言不
发。
　　我站在距离他们两米远的地方，盯着他们看了足足两分钟。
最后，我叹了口气对靓仔说：“人各有志，你让他折腾吧，不然他心里难受，随他去吧⋯⋯”说完了
，我转身进了房间。
　　靓仔和梁小舟又嘀咕了一阵什么，他起身要走，我叫住他：“靓仔，干嘛去呀！
等会我，我送你。
”　　换上了牛仔裤和一件黑色毛衣，随手又抓起挂在衣架上的一件羽绒服，我跟着靓仔一块出了门
。
　　靓仔的车停在路边的停车场里，距离我们的小区很长的路，一路上，靓仔挖空心思想跟我说点什
么，却连一个话题也找不到。
　　上了车，靓仔终于开口了：“张元，我们找个地方喝点东西吧。
”　　“行啊，”我说：“咱上三里屯喝酒去吧。
”　　三里屯的南街是我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有许多跟我一样以文为生的混混，唐辉是我在南街最好
的酒友，我们俩曾经在一个叫做芥末坊的酒吧有过三十瓶科罗娜不醉的记录。
他与我臭味相投，对于他的一句至理名言我近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他逢人便高呼：“我绝对绝对的不
赞成你，我也绝对绝对的不反对你。
”这句废话是我认为迄今为止他所能放出的最精辟的阙辞了，另外他的许多随笔，例如“人的屁股比
脸贵”，“爱情就是请客吃饭”等等等等，也能算作有点价值的废话。
　　到了南街，找了一家清冷的酒吧，我跟靓仔一头扎了进去，什么也没说，我先干了一杯扎啤。
酒吧里放着不知名的什么鸟乐队的爵士，有点吵。
　　“张元，你别怪我。
”靓仔先说的话，他有点胆怯。
别说他了，就是梁小舟本人在，看到我这副样子的时候也得小心再小心，此时的我，有点像他们说的
煤气罐，易燃易爆。
　　我嘿嘿一笑，点着了一根烟，极其凶恶地拿余光扫向靓仔的脸：“你怕我什么？
”　　“我，我⋯⋯谁怕你了？
”靓仔嘟囔着端起了酒杯，喝了一口啤酒，呛了，一咳嗽全喷我脸上了。
　　我抓起餐巾纸，把脸擦干净。
　　“说吧靓仔，梁小舟是换工作还是换保姆呀？
”　　梁小舟的保姆就是我，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就在家中那个9平米的书房里，买菜做饭洗衣服都比
较方便，梁小舟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给了我一个保姆的职称。
　　“也保不齐他是去当保姆了，”我见靓仔不说话又补充了一句。
　　靓仔在一旁憋红了脸，吭哧了半天：“张元你可别怪我，那个女的是我表妹。
”　　我对靓仔竖起了大拇指：“行啊，哥们儿，你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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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一如大学里面，跟靓仔等人称兄道弟。
　　“你听我说兄弟⋯⋯”靓仔也偶尔会像现在这样叫我兄弟。
大学的那几年，我们就像乌托邦那样同吃同睡。
　　“行，靓仔，你对得起我！
”我咚的一声把装扎啤的空杯子放到桌上，“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表弟呀！
”我感到心酸。
　　“你放心张元，梁小舟那边我一定好好再劝劝他，我表妹那边我也要教训她⋯⋯”靓仔见我感叹
得那么凄凉，拍着胸脯跟我保证。
正在我沉默的时候，我的背后传来更深刻的一声叹息，“唉！
”我转头一看，是唐辉，他跟死了娘似的忧愁地看着我，继续说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最是读
书人呐！
”　　时至今日，我是那么强烈地怀念我的大学生活，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我们单纯得让
人心疼。
　　刚刚经过了吃人的高考，每个跟我一同走进大学的家伙都是瘦骨嶙峋，面黄肌瘦，仿佛刚刚经过
了饥荒。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这些天南海北的同龄人并不相识，相同的高考志愿让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
起。
比如我们的宿舍，六个人，来自不同的地域。
　　我是第二个到415宿舍报到的，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上海的女孩入住，并且选择了一个冬暖夏凉的
好床位，我进去的时候，她正悠闲地啃着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看着我忙来忙去。
在我们宿舍的人都到齐，并且相互介绍，熟悉了之后，那个啃苹果的家伙成了我们宿舍的老二，不知
道是谁的提议，我们按照年龄和生日的大小互相称呼起了老大老二直到老六。
说句实话，我打从心眼里厌恶这种称呼，不但媚俗，听起来简直让人反胃，但那时，似乎所有的宿舍
都是这么干的，我只能为自己掉进这帮俗人堆里终日自怨自艾。
　　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再也没有跟我们宿舍里的任何家伙有过任何联系。
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毕业离校那天我们的十年之约，十年之后也就是2006年的7月14日，我们将在
我们大学时代住了四年的公寓楼门口见面。
这些年，我一直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并且努力压制着我对她们的那些想念。
　　不管你是不是有兴趣，我要告诉你一些当年在我们宿舍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这些已经略微发黄
的往事就像胡同口那个摊煎饼的老头随口说出的那样——看起来很美。
　　我们的老大是个东北妞，农村来的，她是一个腰和肩膀一样粗的姑娘，梳着长辫子却总是乱糟糟
的，她勤劳善良，品学兼优，大学四年她一直以老大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照顾宿舍的其他成员。
我粗略的估计，四年里，她给老二洗过不下上千件衣服，包括内衣。
　　刚住进宿舍的第一个星期，我曾经跟上海老二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
她当时很激动，用许多上海方言来问候我的家人，主要是我母亲。
面对她的情绪激昂，我优雅地保持着冷静，当我认为无需再忍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打开窗户把她的
包括枕头在内的一切床上用品扔到了楼下。
她愣了几秒钟之后，抄起墙边的笤帚扑向我。
当我也抄起地上的脸盆准备迎战之后，老大挺身而出，结果我跟老二都冷静了，因为老大的脸被笤帚
苗划成了一幅地图，脑门上还粘着一块苹果皮。
由于这次事件，四年里老二一直对我爱理不理的，甚至在我已经当上了生活部的部长之后她跟我也只
是点点头，从不多说一句话，当然，我是连头也不主动和她点的，直到我们分别的那一天。
　　老三就是我本人。
　　老四是从浙江来的，她说话不多，在宿舍的时间里除了看书就是吃东西，她爱磕瓜子，有洁僻，
但对公共卫生从不关心。
　　老五是我的死党，四年里我们相亲相爱，一路扶持着拿到了大学的毕业证书。
她的学习成绩不好，但深得各科老师喜欢，每到考试前夕她都会频繁往来于各个办公室，老师宿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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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系主任的家里，她总能从老师那儿套到比别人更多的考试提纲。
她的家就在离学校不远的河北省境内一个小县城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去过她的家，她有两个姐姐都已
经结了婚。
我第一次和她到家里去的时候是秋天，推开铁门，我看见她们家院子中间一棵巨大的柿子树上结满了
硕大的柿子，已经有些发黄的柿子在纯净的桔红色夕阳的照耀下显得十分性感。
我良久地站在门口看着那些逆光的叶子边缘发亮的茸毛和金黄的柿子在一起所产生的奇异的色彩，正
要感叹几句，忽然从楼上冲下来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一边跑向我们一边弯腰拣起了地上的一个
铁锹，老五反应神速，拉起在一边发愣的我夺门而去。
　　后来我知道那是老五的妈妈，因为她在县城里当小官的父亲有了新欢而变得精神恍惚，每隔一段
时间精神病就要发作一次，这次刚好被我们俩赶上。
　　据老五说，那次的病发作了很长时间，在我们返回学校之后的第三天由于家里没有人照看她，妈
妈一个人在厨房里玩菜刀切掉了自己的两个手指头。
　　宿舍里最小的女孩是武汉人，她娇小并且皮肤白皙，不爱多说话，似乎也不爱学习，但考试的成
绩总是出奇的好，每次大考过后她都会用奖学金买来一大堆的零食在宿舍里聚餐。
有一次放假归来，梁小舟到宿舍来找我，我不在，老六接待了他，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将老六
从家乡带来的特产吃了个精光，正要下榻在老六的铺上睡午觉，被我痛打了一顿。
　　就是这样的六个人，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四年的光阴，总的来说，我们相亲相爱，尽管我跟老二有
过种种的矛盾，当我们一起走出宿舍的时候，不管谁受了欺负，我们都会六个人手拉手去讨回公道。
　　我们六个最出名的经历是在大一那年因为老二的新床单被一个大三女生给换走而堵到人家宿舍门
口，逼着她承认自己不光彩的行为，并且将老二的床单换了回来，那个家伙的旧床单则被我们留在了
宿舍里当抹布。
　　大学毕业分别的那个夏天，我们六个爬上公寓楼的楼顶，喝着啤酒，一遍一遍地唱《骊歌》。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歌曲的忧伤旋律：南风又轻轻地吹送，相聚的光阴匆匆，亲爱的朋友请不要
难过，离别以后要彼此珍重，绽放最绚烂的笑容，给明天更美的梦，亲爱的朋友请握一握手，从今以
后要各奔西东⋯⋯不管未来有多遥远，成长的路上有你有我，不管相逢在什么时候，我们是永远的朋
友⋯⋯　　整整一个夜晚，我们都呆在楼顶上，望着海的方向，夜风起的时候，我们依偎在一起，六
个人的身体一齐在风里抖动，老二紧紧地抱着我，把她身上仅有的一件外衣的一大半都披在我的身上
，我在她怀里居然睡着了。
天亮的时刻，迎着风里带来的海的气息，我们抱头痛哭，老二把眼泪和鼻涕一起都抹在了我的肩膀上
。
之后，我们回到宿舍里，带上行李，各奔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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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京派女作家庄羽代表作，以调侃和幽默的笔调描述一群都市青年在人生道路上的困惑与迷茫！
一个北京女孩从大学走向社会后在情感、爱情、交友、工作等方面的迷茫与执着，并描写出了一幅幅
生动的北京新生代众生相。
本书主人公身上有着作者本人深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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